
第一章 

趙軟玉拿著卷宗穿過長廊，在看到廚房旁邊特別圈出來飼養家禽的圍欄上坐了一

個人時，形狀優美的柳眉不由得緊緊聚攏。 

「我說，你真的打算一直待在這裡？」他走近那人，毫不客氣地開口。 

「是你啊。」微微偏頭，宣和善看到那張漂亮的小臉便勾起了唇，原本叼在嘴裡

的草更是隨意地吐出。「我待在這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我可是俘虜啊。」 

當他任務失敗，繼而放棄了殺手組織頭目的身分時，是這寨子的人把他給押來

的，如此情況若不是俘虜的話，他還真不知道自己該算是什麼了。 

而且，要是他不待在這裡，他該到哪裡才對？ 

「我看你是沒地方好去吧。」白了裝無辜的宣和善一眼，趙軟玉決定無視這名閒

人，繼續他剛才的路線。 

這傢伙雖然名義上是人質，但其實壓根就沒有人把他當人質來看。先不說這座山

寨沒有囚禁人的牢房，他們當初會把他給帶回寨子，也只是要防止他在回來的路

上使詐，在眾人都安全回來後，便已經解開了他身上的束縛，還他自由了。 

沒想到這人不但沒有離開，反倒是加入山寨的修繕工作，更因為會做飯而掌管了

所有人的胃，看上去就像融入了這班義盜的生活圈中，沒有離開的打算。當寨中

的人得外出劫鏢時，他也乖乖待在寨子裡沒有搗亂，如此怪異的行為還真令他感

到刺眼。 

趙軟玉對於寨主連仰隆沒把人給趕走的決定毫無意見，反正他就只是與寨主有那

麼一點的血緣關係，算不上是這幫義盜的一分子，因此他並不在意寨主的決定。 

只是每當他看到宣和善，就會想起自己當初被這人打敗、抓走、被威脅的種種不

甘。也許就是因為那些惡劣的前因，導致了他現在總是看宣和善不順眼的後果，

每次見面總要說點什麼才能平復那莫名的焦躁。 

「嘿，我還真的沒什麼地方想去，留在這裡也挺不錯。」雖說不上走遍大江南北，

但之前作為殺手組織的頭目也算去過不少地方，可惜卻沒有哪裡讓他有值得留下

的感覺。 

雖然這座山寨也沒有能令他真正留下的感覺，但不用勾心鬥角的氣氛令他感到舒

適，而且這裡的人都挺有趣，才讓他留了這麼多天。 

「你真的打算一直白吃白喝下去？」趙軟玉邊走邊問，他還真看不慣一個曾是敵

手的人在這裡游手好閒。 

「錯了，我才沒有白吃白喝呢！」聞言，宣和善嘖嘖兩聲，一臉不同意。「我也

是有付出勞力的。」不然這座破山寨能這麼快完成修繕嗎？膳食能有所改善嗎？ 

「其他人也有付出勞力，就你付出最少。」冷冷輕哼，對於山寨的修繕工作可是

所有人都有參與，真要算的話，沒有加入劫鏢的宣和善一定是出力最少的人！ 

「嘿，我可是十分賣力地為他們準備上路的乾糧呢。」明白趙軟玉指的是什麼，

宣和善戲謔一笑。「倒是你，你不是更沒貢獻嗎？」 

他可是從沒看過這名身材單薄的少年搬過一磚一瓦，要真算起來，他更像個吃白

食的。 



「我又不是這裡的人，幹麼要做事。」不屑地白了他一眼，趙軟玉伸手推開眼前

的木門。「連寨主，你要的東西拿來了。」 

其實他跟連仰隆是表兄弟，但這一層關係除了最信賴的數人外，不會讓別人知道。 

再說他可是朝廷密探，光是這身分便得隱瞞到底；更何況表哥也是暗中跟朝廷有

所聯繫的人，因此他們在別人面前必須裝作不認識。 

「呃……你隨意放下就好。」沒想到門會被突然推開，連仰隆不由得一愣，本能

地迅速拉過滑落大半的外衣，把懷中的人給緊緊包裹，不容許半點春光外洩。 

看到眼前明顯是在做不應該於書房進行的事，趙軟玉十分平靜地把手上的卷宗隨

意擱在不遠處的八仙桌上，漂亮的杏眸慢慢打量著坐在太師椅上的連仰隆，特別

在看到那雖然被外衣包裹，卻還是露出發紅耳朵的人，他忍不住勾起了唇，發出

意味不明的低笑。 

「東西拿來了便滾出去！」雖然眼前的人是他表弟，可即使再親的家人在被打斷

了好事後，還站在面前像是想要現場觀看的樣子，真的令人難以對他和顏悅色。 

他雖然不太在意被觀看，可懷中的人兒卻十分容易害羞，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把人

給哄到書房準備嘗試不一樣的情事，沒想到竟被打斷，加上趙軟玉那不知是嘲諷

還是看好戲似的笑聲，更讓小傢伙不但耳朵變得更紅，身體還微微地顫抖起來，

讓連仰隆惱怒地決定趕人。 

對於連仰隆那似是求歡不順而遷怒般的趕人行為，趙軟玉不在意地聳聳肩，乖乖

轉過身去。「連寨主，下次記得鎖門喔。」語氣誠懇的建議，可人卻沒有離開的

意思。 

他是不介意看到任何火熱的場面，只是情人要是容易害羞的話，便應該要好好準

備才行動吧？不然下次又被打斷了好事，總不能再怪他啊。 

「滾！」聞言，連仰隆再也忍不住地低吼，看也不看便抓過桌案上的東西朝趙軟

玉丟去。 

聽到對方抓起了東西，趙軟玉立刻憑聲音躲過了「暗器」，只見厚重的紙鎮狠狠

地砸中了門框。 

「你別鬧了！」見狀，連仰隆懷中的慕榕發出驚呼，抬起頭來，在確定沒有砸到

人後，皺緊了眉瞪著罪魁禍首。「要是傷了玉兒公子怎麼辦？」 

「他一定能躲過的。」連仰隆滿不在乎地回道。他可是十分清楚這位表弟的身手，

要是連這麼簡單的攻擊也躲不過，還怎麼當密探？ 

「凡事總有萬一啊！」完全不贊同他的想法，慕榕一臉不認同地把人給推開。 

然而連仰隆才不會讓情人逃走，雙手一環便把人給鎖在懷中，不容反抗地親上一

口。 

「你還站在這幹麼？」抬頭瞪了趙軟玉一眼。 

看到他一點離開的意思也沒有，連仰隆覺得這位表弟越看越礙眼。雖然很想再抓

上東西扔出去把人給趕走，但一想到懷中的人兒會生氣，也只能打消了念頭，露

出一副極度不爽的樣子來。 

「我只是想說，明天我便回青樓去。」看到連仰隆一臉很想扁他，卻又因為顧忌



慕榕而不敢亂來的壓抑樣，趙軟玉不由得發出一陣低笑。 

「快滾！」明白這位表弟是在笑些什麼，連仰隆也只能惱怒地低吼。 

他可不想惹慕榕生氣，結果被禁慾好些天！ 

「嘿，走了，你慢慢享受了。」趙軟玉打趣地開口，在看到慕榕因為他的話而使

勁地想把連仰隆給推開後，好心地把門給關上，卻一點也沒有壓下笑聲的意思。 

「很有趣？」略帶笑意的聲音響起，不曾進門的宣和善一臉戲謔地打量站在門前

的趙軟玉。 

「現在看到你便不覺得有趣了。」面對宣和善，他不但收起了笑容，更露出不耐

煩的神情。 

為什麼這人要像陰魂不散的怨鬼般纏著他呢？ 

「你真特別。」即使對方不理會，宣和善也沒有閉嘴的打算。「每天看著你的老

相好跟新歡在眼前卿卿我我，你真受得了？」 

要不是從其他人口中得知這個長得漂亮的少年原來是青樓中人，他還以為他是連

寨主的男寵呢！只是現在連寨主有了愛人，可他卻還留在這裡，不會感到難受

嗎？ 

雖然一切只是交易，但聽說連寨主可是每次都指名要趙軟玉服侍，而這樣的情況

不是最容易產生感情嗎？ 

更何況，青樓的人最渴望有人能為他們贖身，好不容易有了這麼一個固定的客

人，總會有點念想吧？可如今這位固定的客人已經有了情人，望著他們如膠似漆

的恩愛樣，這不是一種折磨嗎？ 

忍不住瞟了眼緊閉的房間大門，宣和善不禁覺得這位大剌剌的連寨主挺不厚道。

都已經有情人了，還把趙軟玉留在寨中這麼久，即使對方提出要回去，卻一句挽

留也沒有，還真是夠狠心。 

「要你管！」冷冷地瞪了宣和善一眼，趙軟玉像是要發洩心中煩躁似的加重了腳

步往前走。「我就是愛看，怎麼樣？有礙著你嗎？」 

「這倒是沒有，不過你真受得了？」舉步跟在一旁，儘管趙軟玉沒有給他好臉色，

可宣和善沒生氣，語氣反倒更加柔和。 

要換作是他，看到恩客跟情人在親熱，早就拂袖而去了。 

「我為什麼受不了？」雖然知道宣和善誤會了他跟連仰隆的關係，但那種隱隱有

著關心的感覺令趙軟玉忍不住用看奇怪東西的眼神看向跟在身旁的男人。 

他……這是在關心自己？ 

對上趙軟玉的目光，宣和善認為對方只是嘴硬，一向冷漠的心在連自己也沒察覺

的情況下微微一軟，伸出大手揉了揉對方烏黑的髮絲。 

「你真的想回青樓？」他狀似不經意地開口，其實剛才在門沒有關上的情況下，

即使不用偷聽也能把他們的對話給聽得一清二楚。 

「怎麼？」已回到自己房門口，趙軟玉一臉戒備地看向宣和善，雖然現在他們好

像氣氛不錯，但習慣了一向針鋒相對的對話，令他無法相信眼前的男人會說出什

麼好話來。 



「想贖身嗎？」對於趙軟玉的戒備，宣和善只是勾起了唇角。 

把話給說出口才察覺到不對，他為什麼會問這樣的問題？先不說他有沒有那麼多

的錢，他為什麼要幫一個自己也不曾享用過的小倌贖身？儘管眼前的少年讓他覺

得十分有趣，卻也不足以令他代為付錢贖身吧？ 

內心因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而翻起了滔天巨浪，宣和善臉上的表情卻沒有任何變

化，沒人知道此刻的他其實處於既驚訝又困惑的思緒之中。 

「呵，即使要贖身，也不用你來付錢。」沒想到男人會問這樣的問題，趙軟玉理

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另一種嘲弄他的方式。「我的恩客可多著呢！」他雙手環胸，

露出高傲的笑容。 

聞言，宣和善皺起了雙眉。 

以趙軟玉的姿色，的確會如他所言有不少恩客，這是不用懷疑的。可為什麼他在

聽到這句話時，卻有種說不清的窒悶感？看著對方的笑容，儘管充滿了魅力，卻

令他感到刺目，很想伸手把那樣的笑容給掩去。 

過去即使知道對方是小倌，也從不曾多做其他幻想，現在聽到對方說有很多恩

客，令他忍不住想像趙軟玉雙眸氤氳、雙頰緋紅的誘人樣子，但一想到他被別的

男人給壓在身下，宣和善便感到一陣煩躁。 

「你怎麼了？」看到宣和善突然陰了一張臉，周遭的氣氛彷彿一下子變得壓抑，

讓趙軟玉皺起了雙眉。 

雖然他們一直不對盤，卻也不至於到互相仇視的地步，因此看到對方突然臉色一

變，還是會忍不住想問一下。 

「你很喜歡當小倌？」說不出心中是什麼感覺，宣和善並不認為自己是因為被拒

絕代為贖身而感到不爽，畢竟那也只是衝口而出的一句話，說真的，他並不是真

打算幫趙軟玉贖身。 

也許，就只是單純的看不過去吧。 

明明已經有人提議要幫他贖身，卻如此果斷地拒絕，能有離開青樓的機會卻不把

握，這不是自甘墮落嗎？ 

「呵，就只是工作而已。」勾起了唇角，此刻半瞇起眼睛的趙軟玉有著說不出的

魅力。「那麼，你很喜歡殺人嗎？」 

沒想到會被反問，尖銳的問題讓宣和善一怔，很快便明白過來，低低笑了起來。 

「你還真的是個很有趣的人。」伸手勾起那小巧的下頷，額抵上對方的額頭，過

分接近的距離能清楚嗅到彼此身上的氣息。 

看來當初決定留在這座山寨並沒有錯。 

「你卻是個煩人的人。」趙軟玉皮笑肉不笑地回道，細白的指尖卻按上了宣和善

的唇。「沒有足夠的銀兩，別想碰我。」 

「不怕我殺了你？」他曾經也是殺手組織的頭目，要是一個不爽便把他給殺了，

可就不好了。「我還挺喜歡殺人的感覺呢。」似笑非笑地開口，讓人不知道他是

說真還是說假。 

「怕，我怕你付不出錢。」毫不懼怕對方的威脅，趙軟玉輕笑，在感覺到氣氛一



變後飛快地朝後掠去。「惱羞成怒？」不付錢便想碰他，這天下才沒有如此便宜

的事情！ 

怎麼說他也是青樓的頭牌小倌，豈能讓人白吃豆腐。 

「有時，我真覺得你不是普通的小倌。」沒有一般青樓小倌的怯懦，反倒是自傲

又懂點武功，要不是他的臉長得挺好看，以及從寨子裡的人口中知道他的身分，

他還真不相信現在的小倌能有如此高的素質。 

「我也覺得你不是一般的閒人啊。」白了宣和善一眼，趙軟玉走進房，狠狠地把

房間的門給關上。 

耳根終於清靜了。 

他真不明白，為什麼整個山寨這麼多人，宣和善卻總愛纏著他？ 

幸好明天他就走了，想到往後便不會再被纏上，原本鬱悶的心情也一掃而空，他

愉快地拿出方巾，開始整理要帶走的東西。 

 

天空才泛起魚肚白，趙軟玉便提起包袱離開了山寨。 

清新的空氣，悅耳的鳥鳴，走在翠綠的山間小徑讓趙軟玉心情大好。 

但愉快的腳步在聽到一陣風聲後猛地停下，在轉身的同時飛快抽出短刀，強大的

衝擊力讓他握緊了刀柄，另一手則壓上刀背好抵住攻擊。 

「你幹麼」熟悉的攻擊令趙軟玉火大地大叫，看到鞭子並沒有停下，他生氣地擲

出數枚袖鏢。 

俐落地朝後躍去，避過了鞭子緊密的連擊，眼看對方毫無停手的意思，雖然搞不

清宣和善意欲為何，但趙軟玉並不打算屈服。 

他才不是軟柿子！ 

看到鞭子再次甩來，趙軟玉把繩鏢丟出，只見兩種武器因擊中而發出刺耳的聲

響，鐵鏢後的紅繩更是在鞭子上纏了數圈。 

看到纏上了對方的鞭子，趙軟玉忍不住勾起唇，握繩的手一扯，想要把鞭子給扯

走，卻發現對方力道突然一鬆，不由得一驚。 

還沒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他眼前一花，身體直接摔在草地上。背部一痛，才睜眼

便看到宣和善一臉戲謔地騎在身上，大手卻扣住了他的頸項。 

「你幹麼？」才剛開口，便感覺對方的大手微微收緊，讓趙軟玉皺起了眉。 

「保護你下山。」雖說他已經不是殺手組織的首領了，長年養成的警覺卻沒有消

失，在聽到遠處傳來輕輕的關門聲後便醒了過來。 

意識到是趙軟玉離開的聲音，當時的宣和善也沒想過跟隨，然而當他發現自己在

一陣輾轉反側後仍是無法入睡，那煩躁的感覺令他渾身都不對勁。他思來想去，

歸根究柢還是因為趙軟玉離開把他吵醒的緣故，因此他只好追上對方好發洩心中

的焦躁。 

然而，當他以輕功在林中輕鬆找到人時，卻因為看到對方臉上的愉悅而感到一陣

不爽。離開山寨，看不到他，就這麼值得高興嗎？ 

莫名湧起的不爽，讓宣和善想也沒想便甩出手中的鞭子，原本只是想教訓一下這



個把他擾得心緒大亂後就一走了之的趙軟玉，但在武器相撞的瞬間，他有了比試

的興致。 

一直到把人給壓在身下，大手抓住了那彷彿一捏便斷的頸項時，對於趙軟玉怒氣

沖沖的質問，他才發現自己好像並不想讓眼前的人消失在他的視線範圍之內。 

既然看不見自己會令趙軟玉露出高興的笑容，那麼他便只好纏著對方，讓他看到

自己也露出高興的笑容才行。 

此刻的宣和善，一點也沒發現這心思有多惡劣。 

「蛤？」聽到宣和善的答案，趙軟玉不由得睜大了雙眼，一臉難以置信。「我需

要你保護嗎？」他沒有聽錯吧？這人竟然說要保護他下山？這不是又纏上他了

嗎？ 

「你現在不就需要了？」聳聳肩，一雙鷹眸充滿嘲弄意味地打量被他壓在身下的

趙軟玉。 

看到對方眼中的惡劣笑意，趙軟玉忍不住咬了咬牙。 

他的武藝雖然不及宣和善，卻足以自保，平常也不是如此衝動的人，要不是不想

敗給這個可惡的人，他才不會放棄逃走，選擇與他交手。 

可這人卻說要保護他下山？這是哪門子的藉口！ 

光是想到在山寨時就已經被這人給纏著，要是回到青樓還得看到這人……光是想

到那可怕的情況，便令趙軟玉感到頭痛。 

為什麼宣和善就愛纏著他呢？ 

「我不用。」趙軟玉頭痛地拒絕。他可是一點也不想跟這人一起下山。 

「沒有我，你早死掉了。」要是他真動了殺意，這傢伙哪還有說話的機會。 

「沒有你，我早下山了。」沉聲把事實說出，趙軟玉伸手嘗試把人給推開，可惜

對方不動如山。 

「和我下山，或死在這裡。」宣和善微笑地開口，可說出口的選擇題卻充滿了威

脅性。 

「……下山。」面無表情地看著他，明白對方並不是在開玩笑，儘管萬般不願，

趙軟玉還是很識相地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他才不會跟瘋子過不去，反正就只是下山而已，他忍！ 

「明智的抉擇。」放開了手，宣和善十分滿意地退開了身體。 

聞言，趙軟玉忍不住狠狠地瞪了眼這個明顯得了便宜還賣乖的人，要是他的目光

能化成刀子，相信早已把這可恨的人給削成肉泥，原本的好心情也因為宣和善的

出現而消失得一乾二淨。 

他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才會招惹到這個曾經的殺手頭目呢？ 

明明自己的武藝不如他，敗在他手下已經不是第一次，為何這樣還是無法打消對

方對自己的興趣呢？ 

踩著恨恨的步伐，趙軟玉百思不得其解，怎麼也想不明白宣和善為什麼就愛纏著

他，更不明白對方為什麼非要跟自己下山，待在山寨中不行嗎？ 

此刻的他，只希望對方真的只是護送他下山，之後便分道揚鑣。 



第二章 

只要從這條大道走到最後，便是無名鎮中唯一一間青樓的位置，可趙軟玉卻覺得

每走近一步，他的心情也變得更為煩躁。 

走一步，停一步，最後終於忍不住回頭，目光狠狠地瞪著宣和善。 

「你到底還要跟到何時？」隨他下山也就罷了，到了無名鎮卻沒有離開，依然亦

步亦趨地緊隨身後，這人是打算跟他到青樓去嗎？ 

「不是說了要保護你嗎？」對於趙軟玉的怒氣，宣和善倒是一副心情很好的樣

子，笑笑地道。 

「是保護我下山！」幾乎可說是快吼出聲，趙軟玉絕不容許對方跟他玩起文字遊

戲。「現在山也下了，你可以回去了！」 

他可不想在青樓工作時還要看到宣和善，先不說會有暴露身分的可能，他非常不

想應付完煩人的客人後，還得面對更煩人的傢伙啊！ 

「你覺得我要回哪裡？」看到趙軟玉氣呼呼的樣子，猶如炸毛的野貓般，令宣和

善湧起了強烈的逗弄之心。 

「不就是回寨子嗎？」他可是自稱為無名寨的人質，不回山上還能回哪裡？ 

「為什麼我回去的地方得是寨子了？」裝作無辜地開口，抬腿繼續前行。 

「不然你要去哪？」他還真不知道這人除了無名寨，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我要去哪，是我說了算。」反正他從來都是個飄泊不定的人，因此也不一定要

回去那個熱鬧的寨子。 

「所以你決定要去哪？」對於宣和善的話，趙軟玉找不出反駁的話來，畢竟他人

雖然是無名寨的「人質」，但那也是名義上的稱呼而已，反正壓根沒有人限制他

的自由，那麼他要到哪去也隨他喜歡了。雖然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卻好像

有些什麼事情被他給忽略了？ 

「嘿，我決定跟你回青樓。」從他在山林中追上趙軟玉，與之交手過後，就發現

自己對這個身手不凡的小倌產生了超乎想像的興趣，這令他決定跟定趙軟玉。 

在一個小鎮中的青樓當小倌，怎麼可能會有如此不錯的武功？ 

這樣的謎團令宣和善起了濃厚的興趣，越是神祕的東西，便會令人越想窺得藏在

祕密後的真相，讓人即使知道也許會身陷險境，卻還是選擇當撲火的飛蛾。 

而他宣和善便是選擇了想要窺探趙軟玉的祕密，不過他可不願當那愚蠢的飛蛾。 

「什麼」最不願聽到的答案在此刻鑽入耳中，趙軟玉除了驚訝還有些憤怒。「我

為什麼要讓你跟？」他才不要回到青樓也要看到這個煩人的傢伙啊！ 

「因為我纏定你了。」宣和善的笑臉與一臉不爽的趙軟玉成了強烈對比。 

「蛤？你是腦袋進水了嗎？」要是面前有張桌子，趙軟玉十分確定他一定會翻

桌。「幹麼要纏上我啊？」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才會令原本只是說要保護他下山的人變成纏定他了呢？

還是他根本不應該相信宣和善的一字一句？事情好像一下子變得失控了。 

「我樂意。」看著幾近抓狂的趙軟玉，宣和善笑得更歡。「走吧！」無視還在糾

結的人，他抓住了那纖細的手腕便大步往前。 



雖然現在是青樓處於休息狀態的早上，但光是那三層高的華麗外表，即使掛在長

廊上的串串大紅燈籠沒有點上，卻還是能令人一眼便看出這座高樓就是鎮中唯一

的青樓。 

不管趙軟玉如何掙扎，大手就是死死地扣住了他的手腕，令他不得不蹌踉著腳步

跟在對方身後。 

「放手！」不滿地叫道，儘管趙軟玉使盡了力氣還是沒法掙脫，反倒是手腕紅了

一圈，這讓他感到氣悶。 

為什麼他就是掙不開呢？ 

「別浪費力氣了。」抓著那彷彿一扭便會斷掉的纖細手腕，他可是用了巧勁的，

只要他不放手，對方絕不可能掙脫。 

「哼！」他別過頭去，停止手中的動作，不過他才不是聽對方的勸告才放棄了掙

扎，而是努力了那麼久卻一點效果都沒有，他不屑再做無用的反抗罷了。 

看到趙軟玉雖然聽話，可臉卻像是不服氣般鼓了起來，明明就是在鬧彆扭，可宣

和善卻覺得那樣子的他很可愛，令人很想再逗弄一番。 

可惜現在還有別的事要做，不然他一定會再逗一下少年，好看看他炸毛的有趣樣

子。 

宣和善抬起沒有抓人的手握成拳，微微使力地敲上精美的雕花大門。 

「叩叩叩叩叩叩叩！」 

大門不動如山，門後更是寂靜不已。 

抬手，握拳，再次叩門。 

「叩叩叩叩叩叩叩！」 

大門依舊不動如山，門後依舊沒有一丁點聲響。 

抬手，握拳，再次叩門。 

「叩叩叩叩叩叩叩！」 

「你夠了沒」比大門的主人先一步發怒，趙軟玉忍不住低吼。 

宣和善沒回答，眉角輕揚，再次抬手，握拳。 

此時門後傳來一陣帶著氣憤的足音，令宣和善原本期待的表情多了一分惋惜，已

握成拳的手只好放開，垂下。 

他還以為得多敲幾次才會有人來開門呢！沒想到比想像中快了一點，還真是可惜

了。 

「吵什麼！」精美的雕花大門充滿氣勢地打開，只見一位臉色憔悴的女人怒氣沖

沖地瞪著站在門前的人。「青樓早上不做生意的！」 

她才剛睡下去沒多久便被吵醒，讓她如何對吵醒她的人擺出好臉色？要是沒有重

要事情，她一定要好好修理這個不知好歹的人！ 

「我知道。」一臉贊同地點頭，宣和善把趙軟玉拉到身前。「所以我不是來喝酒

的。」 

「什麼？」聞言，女人蹙起了雙眉，下一秒在看清被推上前的人的臉孔時，立刻

驚訝地睜大了眼睛。「玉兒？」她驚訝地尖叫，像是無法相信般，略帶粗糙的手



忍不住捏上那白嫩的臉頰。 

「天啊！連寨主終於捨得放人了？」雖然昨晚已收到消息說會把玉兒給送回來，

但想到連仰隆每次來青樓都指名要玉兒服侍，這次把人帶走便是一個多月，害她

還以為對方想要給玉兒贖身呢。 

「嗯，沈嬤嬤，玉兒回來了。」不著痕跡地伸手把那捏著他臉的手給拉下，趙軟

玉淡淡一笑。 

「你回來就好，少了你，生意可差多了。」確定眼前的人真的是趙軟玉，沈嬤嬤

點頭靠近。「我說，連寨主沒說要給你贖身吧？」雖然他的贖身錢很可觀，但還

是留在青樓才能為她賺得更多的錢啊。 

「連寨主願意為玉兒贖身，玉兒也捨不得大家，更捨不得沈嬤嬤呢！」並不打算

回答沈嬤嬤的問題，反正他會回來這裡，很明顯便是連仰隆不打算為他贖身。 

而且，即使連仰隆真的肯為他贖身，他也不允許，要知道青樓可是能蒐集各方情

報的好地方，他這個朝廷密探豈能輕易離開。 

「呵呵，就屬玉兒你的嘴最甜，在山寨沒受委屈吧？」好聽的話誰不愛聽，雖然

是場面話，仍是讓沈嬤嬤笑了出來。 

「連寨主怎捨得委屈玉兒呢？」狡黠地眨眨眼睛，趙軟玉得意一笑。 

「呵，的確，連寨主可是把你疼到心坎裡呢。」想到連仰隆來青樓時有多寵趙軟

玉，沈嬤嬤立刻露出曖昧的笑容。「真不知道連寨主怎麼捨得放你回來。」 

雖然趙軟玉是她家的紅牌小倌，但被帶走了一個多月，她才不相信對方沒動過把

人給贖回去的心思，就不知道最後為什麼沒有動作，不過就算現在不贖，相信未

來連仰隆仍是會幫玉兒贖身的。 

「我這不是想念沈嬤嬤才回來嗎，難道嬤嬤不想看到玉兒？」露出無辜的表情，

那雙圓圓的烏眸有著令人心軟的魔力。 

「是在寨子悶壞了才對吧？嬤嬤我可想死你這嘴甜的小傢伙了，房間都命人天天

打掃，就怕你回來受不了一點灰塵。」她再次伸手捏上趙軟玉的臉頰。怎麼手感

就那麼的好呢？軟綿綿卻又不失彈性，令人愛不釋手啊！ 

「謝謝嬤嬤！」聞言，趙軟玉露出大大的笑臉，纖細的身體撒嬌般環住了她的腰。 

「都多大了，還像孩子般撒嬌。」沈嬤嬤沒好氣地開口，卻是一臉愉快，畢竟青

樓中的少年都是她一手調教出來，雖然玉兒是少數在十多歲時被賣來，卻也相處

了好些年，早把他視如自己的孩子了。 

「話說回來，這男人是怎麼回事？」拍了拍趙軟玉的手，沈嬤嬤毫不客氣地指著

一直站在一旁，即使沒有開口仍有著強烈存在感的宣和善。 

「他呀……算是我的隨從？」對於沈嬤嬤的問題，趙軟玉像是徵求同意般看向身

旁的宣和善。對於這個突然賴上了他的人，他還真不知道能以什麼樣的身分讓他

留下來，要是能把這傢伙趕走最好。 

「隨從？」怎麼去了一趟山寨帶了個隨從回來了？「剛才是你叩的門嗎？」趙軟

玉要回來，自然是懂得從後門進入，因此擾人清夢的罪魁禍首很明顯便是眼前這

名男人了。 



「嗯。」毫不掩飾地點頭，宣和善一臉理所當然。 

「我這裡不養吃白食的人，管你是誰的隨從，請走吧！」沉下臉，對於把她吵醒

的人，她可不會給好臉色。 

「我能工作。」 

聞言，沈嬤嬤不由得挑眉，終於好好打量眼前的男人。 

劍眉星目，高挺的鼻梁，略顯冷漠的薄唇，身材挺拔，寬肩窄腰，整體看起來還

算不錯，雖然臉長得不算十分英俊，但那冷然的氣勢倒是更添吸引力，要是他不

是隨從而是某大戶人家的少爺，想必能令大片閨閣少女傾心。 

即使觀察後對宣和善的外表感覺不錯，但沈嬤嬤也很清楚自己開的是青樓，客人

愛的是軟綿綿的清俊男孩，而眼前的男人雖然不錯，卻明顯不可能是男孩，加上

那身高體型更與柔軟沾不上邊，她能讓他幹什麼呢？ 

「你能做什麼？一不能服侍客人，二則玉兒有專用的小廝，我這裡可沒有你的位

置。」 

雖然會有口味特殊的客人，但那些客人自然會有他們的門路，甚少到這青樓來，

因此她根本沒必要收下這麼個賺不了多少錢的人，隨便打發掉便是了，反正看這

男人也不像是懂伺候人的樣子，要是不小心弄傷了玉兒這棵搖錢樹，豈不更不划

算。 

「護院？」宣和善打趣地提議道，反正就算不讓他進青樓，他也有辦法偷偷潛進

去。 

聞言，沈嬤嬤一頓，一臉似是在思考的樣子。 

對於宣和善懂武功她並不感到意外，玉兒從山寨回來才多了這麼一個人，想來也

是跟那幫盜賊脫不了關係，會武功並不奇怪。但看這男人的意思，倒像是不管怎

樣也要留在這裡，是因為他是連仰隆派來盯著玉兒的人嗎？要真是這樣，她也不

能不賣對方一個面子。 

更何況現在那寨子已被封為義盜，打好關係準沒錯。 

想了想，沈嬤嬤便點頭。「行，剛好我這裡缺一名護院。」 

沒想到宣和善真留下了，趙軟玉雖然覺得不甘心，卻還是得一臉高興地道謝。「謝

謝沈嬤嬤。」 

他想一想便知道沈嬤嬤誤會了宣和善與無名寨的關係才會答應，但也沒打算解

釋，反正他即使解釋得再清楚，這纏人的傢伙最後一定會有辦法留下來。 

「行了行了，你也快點回房休息吧，今晚可有得你忙呢！」十分滿意趙軟玉的乖

巧，沈嬤嬤輕笑，轉頭望向宣和善。 

「至於你嘛，也是晚上才安排你的工作，不過住的地方……」想到護院睡覺的地

方都住滿了人，要從哪裡擠出一個位子來倒令她皺起了眉。 

「我跟玉兒一個房間便可以。」理直氣壯地開口，宣和善一臉正直。 

「這個嘛……」聞言，沈嬤嬤倒是感到為難。 

這男人要真是連仰隆派來盯著玉兒的人，那麼讓他們睡一個房間也是應當的。不

過她這裡可是青樓啊！要是讓客人知道有個大男人與玉兒睡同一個房間，這不是



會惹來不滿嗎？ 

「沈嬤嬤，能把我隔壁的房間讓給他睡嗎？」趙軟玉也不希望宣和善與他同一房

間，這不是讓他睡覺也不能安心嗎？「就只是讓他睡覺，他的東西放在我房間，

這樣便不會影響生意了吧？」反正隔壁的房間也只是供客人等候用，當青樓關門

便用不上了，讓宣和善睡覺正好。 

「也可以，不過那房間可沒有床。」而她也不準備命人去做張床回來，要是多了

一張，難保客人不會佔了房間來玩樂。 

「沒關係。」宣和善笑笑，可視線卻多了幾分意味深長的味道。 

「那就這樣吧，今晚再告訴你工作的事。」既然男人不反對，沈嬤嬤也樂得不用

煩惱。「房間現在沒有人，玉兒，你帶他去休息吧。」 

「嗯。」點點頭，趙軟玉對於宣和善竟答應得如此快速而悄悄蹙起雙眉，他可不

認為對方有這麼好說話。「走吧。」語畢，看也不看便朝內步去，沿著朱紅色的

樓梯走上三樓。 

只見趙軟玉站在長廊的第一間房間，把門給推開。「這便是你睡覺的地方了。」 

房間寬敞，佈置雖不算豪華，卻也不失風雅。一張八仙桌，四張梨木椅，桌上放

了一套白瓷茶具，牆上更掛了數幅字畫，以青樓中供客人等候的房間來說，其格

調可說是比想像中要好。 

然而宣和善並沒有進門，反倒是看向趙軟玉。 

「怎麼？不滿意？」柳眉輕揚，一副不滿意他也不會管的模樣。 

「不是說我的東西放在你房間嗎？」 

「你有東西要放下？」趙軟玉打量了宣和善一遍，既沒有背包袱，更是兩手空空，

他能有什麼東西要放？ 

「武器。」打趣地輕笑，宣和善先一步朝隔壁步去。「趙軟玉，你的名字？」指

尖點上那掛在門廊柱子上的木牌子。 

「不行嗎？」雙手環胸，趙軟玉一點開門的意思也沒有。 

「你既然叫趙軟玉，為什麼一點軟玉溫香的感覺也沒有？」他眉角輕揚，充滿了

戲謔味道的視線把眼前的少年從上至下打量了兩遍。 

「哈！那你叫宣和善，為什麼一點和善的樣子也沒有？」冷冷一笑，趙軟玉猛地

把門給推開。 

「你這張利嘴還真令人又愛又恨呢。」在對方走進房間轉身想把門給關上時，宣

和善雙手一按，令木門無法關上。「而且還人前人後兩個樣，真是有趣極了。」

看到剛才裝乖巧的趙軟玉，要不是在寨子時經常與他鬥嘴，還真以為換了個人

呢！ 

「承讓，剛才你不也裝得一臉正直？」瞪了宣和善一眼，趙軟玉像是要鬥勁似的，

狠狠抓住了門想要關上。 

「別浪費力氣了。」淺淺低笑，宣和善抓住了門屝，朝前走了一步。 

「你想幹麼？」他的接近有種莫名的壓迫感，讓趙軟玉皺緊了眉朝後退了一步，

臉上充滿警戒。 



「放東西。」宣和善一臉無辜地回道，腳步卻沒有停下，在趙軟玉狐疑的視線中

走到桌前，從袖中取出一把匕首放在桌上。 

就在趙軟玉微微放下了戒備時，宣和善卻一下閃到他的面前，大手更是環上那纖

細的柳腰。「還是你希望我這樣？」臉貼近了他柔軟的臉頰，姿態猶如愛侶般親

暱。 

「你」耳朵被吹了口氣，趙軟玉身體一顫，連忙用手掩上貝耳，雙頰微紅地瞪著

宣和善。「我說過，要收錢的！」惱怒地開口，身體卻掙不開對方的擁抱。 

「你這麼有趣，我好像有點喜歡上你了。」他低低輕笑，勾起那小巧的下頷。 

「是嗎？我卻好像更討厭你了。」對上那雙漆黑的星眸，趙軟玉才不會承認他剛

剛的心跳快了一下。 

「不是說感情可以培養的嗎？」宣和善把臉貼近趙軟玉，在對方伸手想要擋開

前，大手先一步伸出長指點上粉唇。「我在想，也許有一天你會讓我免費？」 

「你、給、我、滾！」幾近咬牙切齒地低吼，一甩袖子更是擲出大串暗器，讓宣

和善不得不為了閃避而往後退去。 

「你就不怕被人知道你會武？」對於一連串行雲流水的攻擊，他十分俐落地邊躲

邊退，毫髮無傷。 

要是讓來青樓的客人知道小倌懂武功，還能射出這數排距離一致卻大小不一的暗

器，想必在看到那狠狠釘在地上的武器後，一定不敢再來光顧，以免不小心弄丟

了小命。 

「要你管！」當宣和善退出了門框，一直沒有停止的暗器一頓，趙軟玉惡狠狠地

瞪了對方一眼便迅速把門啪的一聲關上。 

雖在心中猜到趙軟玉是想將他給趕出房，卻沒想到他會如此大手筆地丟出大堆暗

器令他不得不退，卻又在他剛踏出門便停了所有的暗器，沒留下任何痕跡讓人懷

疑這裡的小倌懂得武功。 

如此做法，令宣和善不由得欣賞趙軟玉計算精確卻又十分謹慎。不過，他最後那

一記瞪眼多了幾分嫵媚的味道，他還真生出點心癢難耐的感覺。 

忍不住伸手撫了撫下頷，宣和善的嘴角大大勾起，沒想到竟能顯露出那樣的風

情。明明那張鵝蛋小臉、彎彎柳眉、烏溜溜圓滾滾的眼睛、小巧的鼻梁再配上紅

嫩的小嘴，看起來只是漂亮秀氣，怎麼他剛剛卻有種移不開視線，覺得趙軟玉美

得令人驚豔呢？ 

這個趙軟玉不但有趣，更經常讓他看到他不同的一面，猶如找到寶藏般驚喜，如

此特別的人，到底還有哪一面是他沒看到的呢？ 

腦海裡再次浮現趙軟玉那一記充滿了魅力的瞪眼，宣和善忍不住開始期待晚上再

見的時刻。 

房內，聽到宣和善離開的腳步聲，趙軟玉這才慢慢地呼了口氣，身體更是軟跪在

地上。 

剛剛他只是氣極了才會不顧後果地甩出暗器，幸好宣和善並沒有因此來了興致而

反擊，見到對方似笑非笑地後退，讓他莫名地冷靜下來，腦袋更是飛快地決定只



要對方一踏出門檻，他便立刻把門給關上。 

然而當宣和善並沒有再次推門而入，趙軟玉竟感到有一絲失落。 

軟軟地跪在地上，在聽到對方進入了隔壁的房間後，因關上門而發出的淺淺聲響

讓他身體一顫，細白的小手愣愣地撫上發燙的唇瓣。 

明明就只是被對方的指尖碰到，為什麼卻有種火燙的灼熱感？ 

如此陌生的感覺，令趙軟玉感到不知所措。明明該是十分討厭，恨不得拿濕布狠

狠地擦拭才對，為何此刻他竟有點不捨把這樣令他心悸的溫度給抹去呢？ 

 


